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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河走五六公里，就是十一
叔的月饼坊，每年中秋，十里八村
的人都要带着面粉、花生、芝麻、
鸡蛋，找他兑换月饼回去过节。

中秋之于乡下人来讲，算得
上是最丰盛的节日。苹果、葡萄
和梨都是自家树上摘的，老早就
备好了的。大枣需要中秋节到
了，才会一个一个选着摘。此时，
大枣还没有完全熟透，需要在桠
间寻找已经裂开口子，红了一半
的大枣才好吃。

村子里杀了两头猪，家家户
户的当家人都在那里等着分肉。
那年月，肋条是最抢手的，有精有
肥，回去炼了油，肉也有了。那些
猪头、槽头肉、猪下水只有村里的
家境较好的人家要去，价格虽然
更便宜，就这，也几乎没人要。

村东头的山羊叔负责打鱼，
他在池塘里下了几条网，家家户
户的鱼就不愁了。

节日在一天天逼近，人们的
心也沉浸在节日的喜悦里。

我一直以为，月饼是中秋节
的主角，更是一种象征，再没钱的
家庭都要买几块祭月亮用，之后，
再分给家人品尝。印象里的月饼
总是节日的奢侈品，唯有中秋才
能吃得上，有时竟只分到一半，或
者更少。每每此时，总也舍不得
下嘴，老是捧在手心，眼瞅着好看
的青红丝，晶莹的冰糖，飘香的果
仁，暗暗地流着口水。

即便自己做的月饼和十一
叔做的月饼味道没什么区

别，但是，我们还是
无比渴望得

到十一叔做的月饼，因为，他做
的月饼，外皮都要过一下模子，总
会有“月圆中秋”“欢度佳节”“喜庆
中秋”的字样和好看的花纹，个个
都是艺术品。而我们自己做的，外
皮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大人们
爱说，自家做的月饼，不中看中吃，
味道美着呢。

当然，中秋节的月饼也不是随
意吃的，乡下的规矩大，每家每户
总要在月亮升起前，把桌子摆在院
子里，摆上水果和月饼供月婆婆。
我们喜欢吃的月饼，只有等到供完
了，才能拿出来分着吃。那一刻，
我们仰头看着天上的圆月，看着吴
刚砍着桂花树，盼望着仪式早点结
束，尽快尝到那最甜蜜的时刻。

印象中，十一叔的手艺一直被
村里人推崇着，成为村子里节日的
甜蜜回忆，不是他的手艺有多好，
实在是物资匮乏，老辈人便把他祖
传的手艺当作中秋的魂，招引着乡
下的精神梦想，为节日增添了一份
神圣。为这，十一叔在我们那里骄
傲了好多年。

历史真是一条时间的长
河，它一路向前，夹裹着

许 多 美
好 和 遗 憾
前进，丢下许
多欢乐和留念。
不久，市面上出现了
各式各样的月饼，有
盐蛋黄馅的、海鲜馅的、
水果馅的、各种肉馅的，可
谓琳琅满目，品种繁多。如
此流行了几年，突然，人们又
回过神，念起了老月饼的味
道，于是，他们开始寻找，开始
回味，盼望起梦里的滋味。

街道里，乡村旁，那些隐匿
已久的老手艺人，一下子就复活
了，开始重操旧业。以青红丝著
称的“五仁”月饼，“八仁”月饼便
悄然登场，为传统的中秋增添了
一抹亮色。

模子还是老的，手艺还是老
的，新的就是在包装纸上印上了

“老月饼”，也有更干脆的商家，
直接把月饼模子刻上了“老月
饼”三个字。这三个字，犹如
它的味道，早在人们的心里
扎下根，带着一份浓浓的情
愫，有点甜。

老月饼，味道一点
都不老，它在人们眼
里，永远年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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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在一
起围着一张圆圆
的餐桌，品尝着
丰盛的菜肴，说
说笑笑，推杯换
盏，上面再缀上

“谁家中秋月更
圆”的字样，小学
同学的一张中秋
全家福照片刚刚
晒出，就引来了
赞叹。

“你回家了？休息几天？”
“老爷子看上去精神不错！”
“看那小子笑得真叫一个灿
烂”……点赞与评论迅速增
长，我把微信朋友圈的界面停
留在同学的中秋全家福照片
下，看着那跳动的评论，不禁
感慨万千。

“谁家中秋月更圆”是呀
一句问话，更是一句反问，使
我想起了幼年时在乡下老家
的光阴。每到中秋节，同学们
各自家里都会买上一些月饼，

“老月饼”是那时最普通的一
种，口味也只有椒盐的和五仁
的两种。而比较新鲜的就是
那些个头比较小的，口味却是
丰富了不少，像什么豆沙的、
枣泥的、红糖的等等。大家在
一起玩耍，从家里带上几块月
饼，见了面便分享着换换口
味，吃得满口香甜，好不快乐。

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
快，转眼夕阳西下，同学们各
自回到家中。老家的小院里
支上了一张圆桌，我和爷爷、
爸爸相继坐下，奶奶和母亲则
在厨房里忙碌着，待一桌丰盛
的菜肴准备好了，此时月亮已
然悄悄爬上了树梢。一家人
在一起说说笑笑，最有趣的就
是听奶奶讲“嫦娥奔月”的故
事。

“嫦娥奔月需要几日？”
“广寒宫里一定很冷吧？”“那

只小玉兔吃什么
呢”……这些都是
萦绕在我幼小心
灵的问题。次日，
同学们见面相互
询问，相同的故事
里充满着许多问
题，但每次都会被
一个更重要的问
题所概括。

“ 我 爸 爸 中
秋回来了！”“我妈妈也回来
了！”“昨晚的月亮格外圆，
圆得就像一块月饼！”“我家
的月亮更圆，更亮！”同学们
的欢呼一声高过一声。“谁
家中秋月更圆？”一个同学
大声喊道，这下可安静了下
来。圆不圆，要看谁讲得精
彩，中秋团圆人多的肯定热
闹，人少的故事却不少。大
家在一块儿，瞬时又热闹起
来，分享着一家团圆的快
乐，分享着餐桌上菜肴的美
味，分享着父母外出打工遇
到的不同故事。

“谁家中秋月更圆？”仿佛
隐藏于心底的一句遥远问
话。只感叹时光荏苒，岁月流
逝。同学们已然长大，各自成
家。而远在异乡的我，因工作
原因无法回家与家人团聚。
看着窗外升起的一轮明月，不
禁泪眼朦胧，想起了多年前过
世的爷爷和奶奶，思念起远方
的父母与妻儿，还有那再也回
不去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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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出产核
桃，每年秋季，也
正是核桃丰收的
时节。俗话说，靠
山吃山，农人们常
年居住在山里，生
活的一切来源自
然也得依靠大山。

每年自家树
上产来的核桃，除
了卖钱外，母亲定
会给我们留够一年里自家享
用的核桃。除了把一部分送
给山外大城市里的亲友，其余
的就用一个大木箱子锁起
来。这些可是一年之中过个
大年小节时才会享用的宝贝。

尤其到了每年的中秋节，
传统习俗都要吃月饼，那时候
家里较穷，每次买一包月饼，
不待到中秋节，就被我们偷偷
地消灭掉了。为了使我们在
中秋夜里有月饼吃，母亲就会
拿出新产的核桃来，剥出核桃
仁，用核桃来给我们包糖馍
吃。

先是将核桃仁放在烧热
的铁锅内，炒至金黄芳香时铲
出，再将花生仁也倒进锅内干
炒，其次便是芝麻仁。待这三
种坚果都炒成金黄酥脆时，晾
凉后搓去皮儿，再将核桃仁和
花生仁分别剁成小碎粒，连同
芝麻仁一道盛入一个小盆
内。趁着热锅，舀半勺玉米面
倒进热锅内翻搅至芳香时铲
出，放进剁好的“三仁”内，再
放少许剁碎的橘皮碎和拍碎
的冰糖，放两三把红糖一同搅
拌均匀，便成了香甜诱人的糖
馍馅料了。

母亲是个心灵手巧的勤
快人，经她之手做出来的任何
美食，都是那么赏心悦目，令
人陶醉。每年中秋节包糖馍，
母亲也是很有计划地统筹好
时间，在没有制作馅料前就早
已经发好了面团，待馅料做
好，就开始包糖馍了。

先是将事先揉好的面团

揪成约一两重的面
剂，再将面剂分别
反复揉匀，用小擀
杖擀成四周薄中间
厚的面皮子，将馅
料包入后，把拧捏
花纹的一面朝下，
用手掌摁平，再擀
均匀，便成了糖馍
生面胚。待到全部
包完，就可以烧火

烙馍了。
其实烙糖馍也是个技术

活儿，不能用柴火，火太硬容
易糊，而是要用麦秸或稻草，
先用麦秸将锅烧红后，放入糖
馍生胚，盖上锅盖，再给锅底
里添入一把麦秸，麦秸燃烧过
后还有火灰的热力，锅底的温
度也较均匀。待一面微微泛
黄时，将糖馍翻面，盖上锅盖
焖上十多分钟，当闻到满屋子
氤氲着馍馍的香味时，糖馍便
大功告成了。

自己包的糖馍，因为是大
铁锅烙的，既聚气又烘烤，烙
出来的糖馍既酥脆可口又芳
香扑鼻，加之是自家种的土特
产，吃着也格外的踏实。据母
亲说，包糖馍时的馅料，之所
以要加入炒熟的玉米面，主要
是防止糖受热后糖稀会烫嘴，
或者四处外溢，而加入了玉米
面以后，就会有一种沙沙的口
感，且能有效吸附糖稀。

那时候过中秋，因为贫
穷，总盼望着过节吃糖馍，加
之家里人口众多，每次吃过糖
馍后也总是感觉意犹未尽。

后来日子渐渐好过了，包
糖馍也成了一种极为平常的
事儿，但每年过中秋，我们却
把中秋节包糖馍当成了一种
习惯，甚至当成了一种生活习
俗。不过，尽管现在人们早已
经不稀罕吃糖馍，但在我心
里，中秋节吃糖馍已经是一种
情结，感觉只有中秋节里吃一
次喷香的烙糖馍，才会有中秋
节日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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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的月亮还行走在半山坡上
大姑、小姑和姑父们
赶着十里羊肠小道早早来了
犬吠把欢迎词
在村头写得亮堂堂
嘘寒问暖的话语
像石榴一样沉甸甸
祖母用一桌干净利落的柴火饭
证实着她八十岁的健朗
我们围着祖母坐在八仙桌旁
心尖与舌尖一样甜美
岁月的风哗哗啦啦
磨亮祖母的白发
如月光一样照下来
静寂无声，圆润丰盈
比那枚爬上山头的月亮
还要月亮

中
秋
感
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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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余载恍如梦，
浦江晚霞残血红。
水缓涓流不放弃，
一别数月两地秋。

秋思秋念秋惆怅，
孤雁低飞凄声凉。
久居他乡思故乡，
心咏矿山泪盈眶。

秋风秋雨秋叶黄，
岁月沧桑陈酿香。
日调三餐准接送，
夕阳西下落水中。

谁能与我同行？
唯有，
秋思、秋念、秋实。

谁能与我同思？
唯有，
秋风、秋水、秋叶。

谁能与我同梦？
唯有，
秋月、故乡、陈酿。

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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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结籽的
秋天，热烈的阳光
把枝头的小枣晒
红了，把毛绒绒的
绿豆荚晒黑了，把
油亮肥胖的棉桃
晒炸了……长满
了庄稼的田野里，
到处香喷喷的。

刚刚从树上
打下来的鲜枣，皮
薄、肉厚，入口甘甜。每年秋
天，母亲都会把红艳艳的枣子
摊在筛子里，放在阴凉通风的
地方晾干。晾干后的枣子，母
亲挑选出一部分饱满圆润，外
皮皱褶少的，装进崭新的白布
口袋。再选出一部分果肉不算
肥厚的，留着过年蒸糕用。留
在筛子里的枣子，大多又小又
瘦，母亲做小米粥的时候，常常
泡洗一把放进锅里，煮得屋里
屋外枣香弥漫。

我们家的绿豆种在一块倾
斜的沟坡地里。这块沟坡地原
先是荒芜的，胡乱长着些茅草、
野菜和罗布麻。长茅草的地块
都是好地，母亲起早贪黑把地
里的每一根茅草根都刨了出
来，点种上黄豆和绿豆。绿豆
花朵朵金黄的时候，母亲忙着
拔草除虫。绿豆荚青翠碧绿的
时候，母亲还忙着拔草除虫。
因为绿豆荚不能一起成熟，收
获时费时费力，产量又低，粮食
勉强够吃的年代，母亲也不敢
多种。一次一次摘取的绿豆，
母亲摊在包袱上晒干抽打，除
去皮屑，挑选一些籽粒饱满油
亮的装进崭新的白布口袋里。
成色稍差的绿豆，母亲装进旧
的白布口袋里，放在炕梢小心
储存，以备来年清热消暑的一
碗清凉。

绿豆收完了，母亲的脚印
又在棉花地里一天天重叠。秋
霜快起的时刻，累累坠坠的棉
桃炸开了，如肥硕轻盈的雪花，
一朵朵盛放在秋高气爽的亮蓝
天空下。每天晨光微露的时
刻，母亲便推着独轮车去棉田

里捡拾棉花了。
捡拾回家的棉

花，母亲摊在院子
里晾晒透了，挑出
两包袱留着轧皮
棉，其余的就送到
棉站卖掉。轧好的
皮棉，蓬松柔软，像
极了天上的云朵。
母亲找出一个白色
的大编织袋，把卷

得结结实实的皮棉塞进去，把
父亲写好的信也塞进去，和装
着小枣、绿豆的白布口袋放在
一起。

两个白布口袋和白色的大
编织袋上，父亲已经用细细的
毛笔写好了爷爷家的地址，也
写好了我们家的地址，端端正
正的小楷，白底黑字，格外醒
目。邮递员王叔叔应该是习惯
了，每次都来得正好。他把两
个小一点的白布口袋装进邮袋
里，再把白色的大编织袋绑在
自行车后座上，经常是连父亲
刚泡好的大叶子茶都来不及喝
一口，就叮叮铃铃地走了。

父亲每次把王叔叔送走
后，都会坐在桌子边沉思好
久。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
代，年幼的我不止一次地问
过父亲，城里没有红枣吗？
城里没有绿豆吗？父亲也不
止一次地回答我，城里有红
枣也有绿豆，但是城里的红
枣和绿豆煮不出你爷爷想要
的味道。我听不懂父亲的
话，但能看见他眼睛里的泪
光。我不敢再问，只好跑到
一边傻傻地寻思。

秋天一年一年地过去，邮
包一次一次地寄走。当十四岁
的我无奈离开家乡打工，在千
里之外的城市里过年，反复咀
嚼着热腾腾的水饺，却怎么也
品不出我想要的味道时，我终
于明白了父亲当年回答我的那
句话。

那一刻，我紧紧抱着父亲
刚刚寄过来的，母亲做的那件
新棉袄，哭得稀里哗啦。

邮
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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